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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血旺的鼻祖

儿时常随父亲到磁器口坐茶馆，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过
街楼的地方。那里有一栋跨街楼，木头建造，将街两边的房子
连起来，顶上有盖。过街楼上是茶馆，喝茶的人很多，各种卖小
吃的小贩穿梭其中。过街楼下，有一家店铺，门口支着一口大
锅，锅中倒扣着一只大瓦缸，缸里扣着猪筒子骨、猪大肠、猪肺
和白豌豆，白白的汤汁从锅沿露出，鲜香味扑鼻，吸引着过往的
客人。有食客来了，老板就揭起瓦缸，从木盆里捞起一块凝固
的鲜猪血，用竹刀划成薄片，放进锅沿，须臾鲜猪血烫熟，老板
将熟透的血旺连着豌豆盛在大大的土碗里，碗里放上调料；付
了荤菜钱的，再在碗里放上肥肠段或者猪肺块，递到客人面
前。桌子上摆放着辣椒、花椒、酱油、醋等调料，客人可根据自
己的口味，自行添加各种调料。常有打着赤膊的下力人，老远
就开始招呼：“老板，来三碗毛血旺，今天我请客，谁都莫跟我
抢！”

热气腾腾的毛血旺，吃得客人满头大汗，连称过瘾。这就
是最早的毛血旺，也是现在重庆各大餐馆卖得红火的毛血旺鼻
祖。

二
相传与建文帝有关

毛血旺的起源，传说与明建文帝有关。相传，明建文帝朱
允炆被燕王朱棣打败，辗转逃到重庆磁器口宝轮寺隐居。建文
帝逃到磁器口时，正值凌晨，饥渴难耐的他敲开一家亮着灯光
的人家，想讨点吃的。那是一家屠宰场，刚杀了几条猪，主人见
建文帝可怜，就将吃剩下的骨头豌豆汤放进锅里，再加上一些
鲜猪血混合着煮熟，建文帝就着冷饭吃，觉得鲜香无比。

从屠宰场顺坡而上，就是宝轮寺。那时的宝轮寺极大，仅
殿宇就有16座，佛像多达300多尊，建文帝就在此隐居。为了
建文帝的安全，群臣就在他居住的殿宇佛像下修了一条暗道，
一直通到码头上方的滑嘟嘴。码头下方约千米左右，鹅卵石河
坝的尽头，名为九石缸，相传建文帝为复位准备的金银就藏在
这儿，故有民谣说：“九石缸，九道门，九道门里藏金银。”因建文
帝在此隐居过，此寺庙过去又名“龙隐寺”，磁器口也叫龙隐
镇。民国初年，因附近盛产瓷器，又大多从古镇的码头运出，故
改名为“瓷器口”。因“瓷”字与“磁”相通，后来又被叫成了“磁
器口”。

三
传统的毛血旺

毛血旺打响名头是陪都时期，如同最早的火
锅一样，它是码头上贩夫走卒果腹的食物，而且价
廉物美。20世纪60年代，毛血旺消失了。

磁器口毛血旺的恢复，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
时，母亲搬到了童家桥居住，每次回家看母亲，我都要
到磁器口街上走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家卖毛血旺
的食店。食店门口，炉子上安着一口大锅，锅上倒扣着
一只大瓦缸，不用猜，我就知道瓦缸里扣着的是什么。

“来碗毛血旺。”我有些好奇，也有些忐忑。
老板麻利地划猪血，下锅，再在碗里放上调料，一如我

儿时见过的程序。须臾，一碗冒着热气的毛血旺端上桌。
豌豆是白豌豆，煮得软烂，血旺几乎成了细条，堆在豌豆上
面。我凑近一嗅，首先是浓郁的豌豆香味，随后毛血旺的淡
腥味也涌了上来。毛血旺很嫩，入口即化，就着豌豆一起
吃，有一股豆腐脑般的鲜香味，但又带有淡淡的腥气。我尝
试着加上不同的调料，最后得出结论：毛血旺的最好吃法，
不是多加油辣子，而是多加姜末，姜末的辛香能压住毛血旺
淡淡的腥味。

那时，一碗毛血旺卖3元，加了猪肺或大肠，也不过5
元。此后，我每次来此，都要去吃一碗毛血旺，说不上好吃，
只是重温儿时的记忆。

大约在1994年，磁器口最后一家经营传统毛血旺的店
关门。

四
改良后受欢迎

20世纪90年代，毛血旺一改传统模样，演变成汤汁
红亮、添加各种荤素菜肴混煮。这是受火锅和江湖菜的
启发，再加上人们的口味越吃越重，豌豆和猪杂已不能
满足人们的口味，客人也不满意单调的调料。

于是，毛血旺顺应潮流，对制作方式作了调整，
汤汁加大了麻辣味，有的直接用火锅调料，生鲜猪
血不好找，就改为加工后的血旺，还添加了鳝鱼
片、毛肚、火腿肠、黄豆芽等食材。红红亮亮的毛
血旺勾人食欲，也获得了食客的认可，由此大行
其道，火遍全国各地，成为重庆江湖菜中的佼
佼者。

现在，在重庆任何一家江湖菜餐馆，几
乎都有毛血旺，让南来北往的食客大饱
口福，也让少小离家的游子重拾儿时的
记忆。

(作者单位：重庆古川菜研究院)

成渝古道同心岩
百姓同心除匪患

□庞国翔

江津区吴滩镇是聂荣臻元帅的故乡。这里的老百
姓，历来就有护卫一方平安的传统。

吴滩镇是江津的一个边界镇，处在成渝古道上，
镇北与永川区陈食乡接壤。这里有一座花果山，
名字好听却山势险恶。它是华蓥山的余脉，约有
5公里，山上的二郎尖高峰和云谷关隘口是古道
上最为险要之处。由于山高路险，往返于成渝
古道上的商贾闲客等都不想夜间穿行此段山
路，就是白天通过也是结伴而行。

明朝时期，这里游匪猖獗，盗匪利用陡
峭的山路隘口拦路抢劫。这些游匪往往
抢了商贾，又在这里打家劫舍。于是，老
百姓纷纷逃离，这里变得更加人烟稀
少。当地有几个秀才，就向重庆府写了
投状，希望州府派兵铲除匪患。

时任永川知县是武举人出身，他
立即带领一班衙役前去清剿匪徒。按
当时上级官府的规定，他只能管永川
这一段。当他前去清剿时，永川方向
的土匪就往江津方向跑。同样道理，
当江津的官兵去清剿时，江津方向的
土匪就又回到永川这边。就这样，
土匪们在两县交界线上来回流窜。

永川知县是一个肯动脑子的
人，他知道这样追追赶赶也不是个
办法，只有在此长期屯兵才能解
决问题。但他也不想长期驻守在
这深山老林里，于是就想了一个
办法——在两地交界处的悬岩壁
缝中插入两把长剑，其意是此处
有官兵把守，匪帮不得入境，以此
震慑匪徒。起初，这个办法很管
用，土匪远远看见寒光闪闪的长
剑，心生怯意，立即退走。于是，老
百姓就将此山岩叫作“插剑岩”。

不久，狡猾的土匪识破了端倪，
就不将插剑岩上的两把长剑放在眼
了。他们又开始抢劫过往行人和打
家劫舍。

时任江津知县叫杨元吉。他曾主
持修建和改造过江津的学宫、文庙、东
门莲池中的君子亭，还嘱修《江津县志》，
写过许多反映江津风物的诗词。

匪患严重，朝廷授命这个饱读诗书的知
县统筹吴滩边务治理，清剿盗匪。杨元吉一
来到这里，就对津永两地边界进行统防统治，
实行联保联防，并组织乡民修城筑寨，坚壁清
野，做到壁垒森严。他还鼓励百姓开馆办学，传
授文化、教化民风。杨元吉还在插剑岩旁题写了

“同心岩”三字，勉励津永两县百姓同心同德，同防匪
患，并将“同心岩”下的这条津永两县交界的大路改名

为“同心道”。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津永两地铲除了匪
患，百姓终于安居乐业了。从此，当地百姓就将津永交
界处的岩壁叫作“同心岩”。

后来，“同心岩”之名越传越远，“插剑岩”的名字反
而被人们所遗忘。后来，有山民在山下的小溪上修了
一座桥，桥因岩名，取名“同心桥”。清末江津秀才郑
廷柱作《古心古道》一诗，以记此事——

屈曲同心道，双峰插碧天。
古今风景易，来往名利牵。
地势分疆界，碑名记代年。
漫游聊暂息，倚树听流泉。
新中国成立后，江津县（今江津区）吴滩镇

在此处建设了一个行政村，取名同心村。该村有
耕地1200多亩，农户270户人丁一千余，下辖7

个生产队。后来，同心村改为邢家村。如今，这块
位于吴滩镇邢家村6社插剑岩上的“同心岩”摩崖石
刻成为江津区的保护文物。“同心岩”摩崖石刻在约45
平方米的悬崖上，坐北朝南，碑长1.60米、宽0.70米，

“同心岩”三个大字非常清晰，字体为楷书，落款为：“大
明嘉靖丁酉知江津县凌太和大晟杨元吉志”。

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同心岩”摩崖石刻，不仅见证
了江津、永川两县百姓同心同德共治匪患的历史，也为研
究明清时代巴蜀地区的摩崖雕刻技法提供了实物资料。

（作者系重庆江津区作协主席）

相传与明建文帝有关，现火遍全国

毛血旺的前世今生
□卢郎

毛血旺，重庆江湖菜老三篇（辣子鸡、毛血旺、鳝段）之一。
它起源于磁器口，并且与明建文帝有些渊源，它易操作老少咸
宜，现已成为重庆江湖菜中亮丽的名片。那么，它的前世又是什
么模样呢？

江津区吴滩镇


